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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漢、巴佛典中的「無辜」（上） 

高明道 

佛家文獻裡雖不乏釋氏的行

話，但整體的語彙不全然歸屬於專科

術語，自有許多詞語仍與一般話語中

的用法無別，或頂多受不同信仰、文

化思維模式的影響而意義略有延

伸。「無辜」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華文「無辜」一詞的兩個基本意

思——「沒有罪」與「無罪的人」
1
——

早在先秦典籍就出現，而依詞書書證

上搭配的動詞「被囚虜」、「受禁」、

「殺」、「刑殺」、「暴殺」
2
來判斷，

往往指並未冒犯國君、違背國法而受

統治者、公權力等等之制裁，不是限

制自由，就是剝奪生命的不合理遭遇
3
。漢譯佛典使用「無辜」，大體也不

超出此範疇。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

毘奈耶．入王宮門學處》中記載勝音

城頂髻王的故事。該王聽信身邊佞臣

的話——「王今知不？昔日老王有心

來此重貪國位！」
4
——，派遣手下殺

了早就捨棄王位、出家的父親。之後

頂髻王發現父親原來是阿羅漢，絕不

會如佞臣所說「由貪愛心，令彼追悔」
5
，懊惱不已，陷入無比的痛苦。

6
他

母親關切，「即便至頂髻所，問言：

『愛子！何故汝今身極羸損，痿黃困

篤？』便白母曰：『我今寧得身心不

苦？由二佞臣教我造作二無間業！

先王無辜，枉加殺害，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必當直趣無間獄中！」
7
深切

後悔的頂髻王回答中的「先王無辜，

枉加殺害」，意謂：「老父王原來根

本無罪，竟被我冤枉殺死！」 

這是單一個人喪命的案子。佛典

還記載大規模屠殺的因緣，最有名的

大概是惡生王毀滅釋迦族的故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

三十所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咸

被誅戮」
8
，就是強調釋迦族人沒有犯

錯，卻全遭愚癡的惡生王殺害。此事

恐怖的情節，在該書第八、九卷有詳

細的陳述，包括過去世的因緣。原來

佛陀的出家弟子問世尊「劫比羅城諸

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

罪犯，被愚癡惡生輒見誅戮」，亦即

住在劫比羅城的這些釋迦族人過去

究竟造了怎麼樣的業，如今實無罪可

言，居然被惡生這個頭腦不行的人屠

殺。苾芻們一問，佛便「告阿難陀曰：

『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

道園中，我當為說愚癡惡生殺諸釋種

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眾。

爾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

羅門於其中路遙見世尊，作如是語：

『喬答摩！愚癡惡生多造惡業——

釋種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

門：『如是，如是！愚癡惡生造作無

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為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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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部律典裡，「枉見殺害／枉

為屠害／見誅戮／被誅戮」的釋迦人

「實無罪犯／無罪／無辜」，多元用

語的變化不僅提高文字的可讀性，同

時也幫助讀者確切掌握文本的意思。 

當然，佛典裡並不是每個「無辜」

故事，結局都悲慘不堪。《根本說一

切有部毘奈耶藥事．諸大弟子及佛自

說業報》上，佛講了那麼一個本生：

「乃往古昔波羅痆斯大都城中有

王，名曰梵授，以法治化。人民熾盛，

豐樂安穩。於此城內有一婬女，名曰

賢首，衒色濟命。時有丈夫，名曰為

偶，志懷惡性。其人遂送衣服、瓔珞，

奉彼婬女，意求交歡。賢首著衣，欲

詣偶處。出門，遂逢別有一人，持五

百金錢，命言：『賢首！可來同歡！』

女作是念：『我今若往，何能獲此五

百金錢？交來資儭，不應棄捨，宜可

還家，共為歡會！』念已，便命使女

往告為偶：『願仁少待，容我梳洗，

莊嚴身首！』使女往報。持錢其人有

多營務，共彼暫歡，捨之而去。女復

作念：『時將稍過。我若往彼，能稱

意不？』念已，又告使女曰：『汝可

更往詣為偶處，報言：「聖子！梳洗

已畢，於何芳園而來共戲？』女往報

已，彼便問曰：『或言未嚴，或言已

畢，是何言說？』使女來往，情生忿

恚，所有私竊，具向彼陳：『著仁衣

瓔，與別男子共為交歡，所以使我有

斯言說。』其人聞已，欲情頓息，起

殺害心，起忿怒心。作如是報：『可

來於某芳園之中！』使女既報，婬女

即至。其為偶告曰：『著我衣瓔共他

交會，為用耶？』婬女曰：『聖子！

此是我咎，非仁之過。女人之類，生

多過惡。願仁容恕！』為偶懷瞋，以

毒害心拔刀斬首。時從使女見已，高

聲唱叫：『禍哉！殺我大家，殺我大

家！』人眾聞聲，咸悉疾來。時有獨

覺，名曰極樂，在此園林樹下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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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恐怖，速將血刀置獨覺前，疾走

一邊，入人眾內。人眾來觀，見血污

刀在獨覺前，咸言：『殺者必是此

人！』即共周圍，以瞋恚心，各作是

言：『咄哉，出家者！仁被法服，大

仙幢相，作斯惡業！』獨覺告曰：『我

何所為？』人眾報曰：『共賢首婬女

而相歡合，便以刀殺！』獨覺答曰：

『我懷寂靜，豈容作惡？』雖有實

陳，皆不信受，以繩反縛，送於王所，

啟陳上事。王不推尋，便出敕曰：『既

為斯過，可宜早殺，赤鬘絞頸！』青

衣膾子手執利刀，威仗嚴圍，遍告城

中及四衢路：『而此出家，為殺賢女。

王敕嚴法，即將獨覺於彼芳園而欲殺

之！』為偶見已，作如是念：『苦哉，

出家！持戒德行，無辜枉遭！此是我

過，虛令遣他至於死處。事不應為！』

作是念已，速詣王所，啟言：『大王！

向出家人無辜，枉被奉敕依法。此是

我過，願王鑑知！』具陳上事，望恩

容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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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敘述裡，人物的描繪極其生

動，特別是心理狀態的轉折。從事特

殊行業的賢首忘了魚與熊掌不可兼

得，抵不過五百金錢的誘惑，派她丫

頭對為偶撒謊，以為可得逞，但後來

遭為偶質問時，馬上懂得採取低姿

態，承認錯誤，並以「女人之類，生

多過惡」為自己辯解，向對方求饒。

為偶呢，原先慷慨送名牌衣服、飾品

等給賢首，「意求交歡」，結果，因

對方拖延起了疑竇，且一獲知原委，

慾火即滅，轉而心生仇恨，起了殺死

賢首的念頭，立刻不動聲色安排何處

採取行動。等到兩人見面，即便女方

道歉，希望得到原諒，但為偶已無法

克制憤怒，「以毒害心拔刀斬首」。

附近居民聽到丫嬛尖叫，湧來擒兇，

使得為偶頓感恐懼。他腦筋一轉，迅

速故布疑陣，嫁禍行者，自己卻混入

群眾中。從貪欲到瞋恨，由行凶至遁

形，反映出此人情緒波動儘管極端，

但亦有機智、冷靜的一面，而最後一

幕，因聽到被他陷害的獨覺即將面臨

死刑，良心發現，急忙向國王自首，

以挽救出家行者的性命。次要的角

色，有賢首的婢女——她聽命於主

人，只是數次往返，心情不爽，所以

當為偶一問，即未經大腦，將賢首的

祕密和盤托出，只是後來目睹為偶殺

人，又嚇得直喊救命；有群起緝兇的

民眾——不問青紅皂白，情緒激動，

在聖者的身上施以肢體和語言暴

力；有當地的梵授王——他平時在本

生故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只當「歷

史背景」陪襯，不過在此因不探究真

相，隨便處以極刑，顯得頗為昏庸。 

群眾的心理尤其值得注意，因為

無辜冤枉的例子除了君主有問題之

外，部分也是盲目、衝動的人群釀成

悲劇。《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入

王宮門學處》中談到一個「南方壯士」

的故事，開頭是這樣的：「爾時薄伽

梵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有南方壯

士，力敵千夫，來至此城，詣影勝王

所，自言勇健，弓馬無雙。王見歡喜，

加之重祿，授其大將。時摩揭陀、憍

薩羅二國中間大曠野處有五百群賊

殺害商旅，由斯兩界人行路絕。時影

勝王聞是事已，命大將曰：『卿可往

彼二國中間曠野之處，屏除群賊，權

住於彼！』時彼大將奉王教已，將諸

左右往曠野中。見彼群賊，將便獨

進，鋒矢交刃，射一百人。餘四百人

尚來共戰，其將告曰：『汝等莫前，

勿令俱死！宜釋甲仗，去傷者箭，觀

其活不！』諸賊聞已，看被射者，為

去其箭，尋並命終，方知大將善閑射

法，更不敢戰。餘四百人求哀請活，

大將愍之，慈心向彼，即於二界築一

新城，總集諸人，共住於此。從斯已

後名曠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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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個南方壯士

一方面是饒勇善戰的武士，另一方面

又具有善良、慈悲寬恕的心。原來的

賊本於感懷壯士的大恩大德，在不經

壯士主導下，慢慢形成了某特殊習

俗，用以聊表謝意。未料，有位少女

不苟同，採取抵制行動。男性市民受

其刺激，備感顏面無光，「即便共議：

『我等可詳殺其大將！』伺彼入池，

洗浴之際，諸人總集以劍刺之。彼欲

命終，即便念曰：『非我本意，汝自

樂為！今實無辜，枉斷我命。』遂發

邪願：『願我捨此身後，生暴惡藥叉，

食此城中所有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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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士大概

覺得這些老賊忘恩負義，才發毒誓，

帶出一連串後續發展的可悲局面。 

這種太不合理，令人感到萬般失

望，進而演變成極端負面心理的情

節，據漢譯佛典故事，不僅在人道發

生，動物的世界裡也有。這一點，也

就是把「無辜」投射到人類社會以外

的生命，是佛教信仰裡才產生的新

義。「法」、「犯法」、「有罪」等

概念原來只用在人類的社會上，但講

因果、善惡諸業、苦樂等報的佛教畢

竟站在眾生輪迴苦海中於六道間此

起彼落的立場，所以故事裡容易有擬

人化的動物，情緒、思惟、言語與人

無別。先看一個跟惡生王滅釋迦族有

關的因緣。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

耶雜事》，「惡生愚人枉殺釋種七萬

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

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

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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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惡生的好友苦母就問他說：「此

等千人，皆是怨家。何不總殺？」「王

曰：『云何當殺？』答曰：『令群象

腳踏！』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

象令倒，手擎棄之。苦母見已，白惡

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

曰：『我見！』答曰：『若捨此徒，

當與大王作無利益。』王言：『有實！

若為殺之？』答曰：『掘地作坑，埋

令頭出，上以鐵栿磨之令碎。』」
13
後

來有苾芻對此事感到很疑惑，所以問

佛陀：「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

業力現無愆犯被愚人惡生枉見誅

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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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世尊便分析過去的業緣

道：「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百漁

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海入

河，泝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

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

相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

頓殺者，肉便壞爛。何所用為？』或

云：『且殺一魚，一繫在水。』或云：

『二魚皆大。若殺一者，其肉亦壞。

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命斷。須

肉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爾！』

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

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橫

加劇苦！當來之世，此等生處，我亦

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殺之！』汝等

苾芻！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

生、苦母是。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

子是。由彼五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

故，今被惡生、苦母掘地埋身，杚以

鐵栿，令諸釋子受大苦惱。」
15

 

真是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核

心情節跟南方壯士的因緣相同：當那

兩條大魚活生生的慢慢被割肉，今天

若干人挖幾塊，次日數人又來削一

些，就在極大痛楚之下思索自己的無

辜和漁夫的無理殘忍，兩者呈現多麼

強烈的對比，便猛然生起報復之心，

發誓不管這些漁人來生生到哪裡，自

己也要跟著出生該地，然後儘管他們

並沒有犯什麼錯，一定用毒辣的手段

置他們於死地。同樣，為降伏的賊創

建曠野城的壯士慘遭眾人刺殺之

際，控訴殺手們行凶的理由不能成

立，因為令他們沒面子的習俗是他們

自己發啟、帶動，而不是他要求的。

問題既不能歸咎於他，如今蒙受其恩

的市民趁其不備，冤枉加害，就懷恨

在心，立誓死後要當一個可怕的藥叉

鬼，把城裡百姓全部吃掉。人跟畜生

如此相似的心理反映和言語表達也

曾當佛教故事裡傳達道理的教材。這

可參考《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

事》記載的一個家庭暴力因緣：有位

猛光王收到了國外諸王贈送的禮

品，就跟家人及他心腹增養說，他們

可以隨意挑選自己喜歡的。當時王夫

人安樂選了槃那國王送的金鬘，而星

光少妃拿了健陀羅國王送的赤毛寶

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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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有一天喜歡吃乳酪的猛光

王跟安樂夫人進晚餐。正當夫人手上

持著一碗乳酪站在王前時，披著赤毛

妙寶緂的星光「簷前而過。緂色內

徹，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

夫人見光，便大驚怪，問言：『大王！

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燈焰？』

答曰：『此非電光，亦非燈焰，然是

星光披其寶緂，從此而過。是彼光

明。』」人就是這樣——王好好回答

夫人的問題，就可以了，但是他忍不

住補上一句挖苦諷刺的話說：「誰叫

你沒眼光，當時不選這件寶緂，反而

挑金鬘，好像我宮中沒有金鬘似的！

倒是那外地來的小女生星光還懂得

鑑識什麼東西較有價值。」安樂夫人

聽得很不是滋味，就回王一句：「她

哪裡會有這種概念，一定是你事先跟

她說要拿寶緂吧！」當然王也開始不

舒服，辯白：「跟我無關，她自己選

的！」一來一往，越受刺激，火焰越

濃。最後安樂夫人順勢將手上的乳酪

碗，用力砸向國王的頭。王摸了受傷

的額頭，因感到溼熱，既慌又怒，心

想：「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

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卻！」

於是敕令心腹增養處決「此安樂無用

婦人」。 

增養是個有智慧的人，見此場

面，內心精靈斟酌：王其實非常愛安

樂，只是當下太氣，未加思索口出重

話，所以千萬不可以倉促從命。等到

王的心情平靜下來，再看他到底怎麼

想。真的要殺，到時還來得及。不如

暫且將安樂藏起來，不讓王看到。想

好之後，增養立刻以忠誠服從的語氣

安撫君王：「遵命！現在就把它殺

了！」後來王的怒火平息了。他就問

增養安樂夫人在哪裡。增養假裝回答

說：「大王！你自己下命令要處死

她，我當然順從你的吩咐把她殺了。」

結果，猛光王頓時懊悔，要求增養將

王、星光、太子等都一並殺戮，自己

接王位。那時增養就慢慢開導，說：

「王聽譬喻！諸有智者因譬喻言得

閑其事。」
17
第一譬喻是這樣：「大

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流清泚，

果木敷榮。於大樹顛有二鳩鳥，為巢

而住，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雌鳩

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輒食。

且求餘物，權自充軀。若遇風雨，飲

食難得，方可其噉。』答曰：『善事！』

遂遭風日之所吹暴，果遂乾枯，巢中

欠少。雄鳩問曰：『我先語汝果不應

食，待風雨時，方可餐噉。因何汝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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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食果耶？』答言：『我不食果！』

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

少，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

知何緣欠失。』二鳩皆云不食，兩諍

遂致紛紜。時彼雄鳩嘴啄雌頂，因此

而亡。雄鳩在傍看果而住。忽屬天

雨，果復盈巢。雄鳩念曰：『今還巢

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鳩為懺謝

曰：『可愛彩鳩宜速起   巢中欠果

非汝食   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

恕我斯愆咎』。時有諸天空中見已，

而說頌曰：『汝共好文鳩   樂在山

林處   愚癡無智慧    殺後空憂

惱』。」講完了，增養還補了兩首偈

頌說：「如彼愚癡鳩   無辜殺同類   

不知形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

亦同彼   無辜瞋所愛    已遣加刑

戮   徒自生憂惱」。
18

 

增養並未告知猛光王安樂夫人

還活著，反而藉機對王闡述些道理。

他採用的第一個小故事就講兩隻鳩

的悲劇。雄鳩懷疑雌鳩偷吃果子，黑

白不分，竟把雌鳩啄死了，類似猛光

王因小小的口角，情緒沸騰，下令處

決安樂夫人。在增養來看，雄鳩和猛

光王一樣愚蠢——親愛的配偶無

辜，卻由於瞋恨失控，而殘害了她。

這是兩方發生爭執，控訴內容不能成

立的動物故事，而佛典也記載連衝突

都沒有，還是差點無辜嗚呼的因緣。

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佛敘

述了件很久以前發生的這樣的事：

「乃往過去於一城中王好食肉。時有

一人欲求於王，以雞奉獻。王得雞

已，將付廚人，令充羹臛。彼獻雞者

素有悲心，便作是念：『我今不應進

奉活雞，令彼屠割！』即持倍價，就

廚人所，求贖而放，遂便生念：『此

雞無辜。緣我進獻，幾將被殺。此之

惡業，願勿受報！我復贖放，所有福

業，令我來世遭厄難時，得勝大師來

相救濟。」
19
深怕業果的當事人突然

發現他糊塗送給王的那隻雞原來對

他也沒有怎麼樣，而此刻就要成為王

飯桌上的佳餚，後果嚴重，所以寧願

破費賄賂廚師，也不要為討好國王而

造惡業。 

這種面對著一隻動物感慨地

想：「它對我也沒有怎麼樣，我怎麼

可以害死它？」也見於《根本說一切

有部毘奈耶藥事》收錄的一個大象的

故事。據此，「乃往古昔於一方所叢

林之中，多饒河澗，花菓滋茂。爾時

菩薩在不定聚作六牙象王，在其林

內。其象王妻名曰拔陀，於母象中為

最尊貴。是時象王出群。在於閑僻之

處有別雌象，端正悅意，詣象王處，

共為私竊。既為夫婦，甚加憐愛，行

住相隨，意不相離，心相繫著。時拔

陀母象便生嫉妒，即自思念：『作何

方計，便我當得殺六牙象王并彼母

象？』正住思惟，心大嫉妒，無計可

得，遂便發願：『願我生生之處能害

二人！』作是願已，於山頂上投身而

下，便即命終。」
20
透過細膩的譯筆，

讀者眼前浮現出原始森林美麗茂盛

的景象及莊嚴隆重象王、象后的身

影，而「婚外情」的象王於閑僻處與

端正悅意雌象之間的恩恩愛愛以及

象后拔陀無限吃醋、絞盡腦汁要設法

報復、最後沒轍、狠發毒誓而尋短，

一幕一幕緊扣讀者的心，屏息而問：

她能成功嗎？ 

結果，拔陀投胎成為毘提國大夫

的女兒，長大後嫁給梵德大王當王

后。因為多少回憶過去，對六牙象及

第三者的母象懷恨在心，於是跟梵德

王提某處住著六牙象，她很想要它的

象牙。王答應了，召集國內所有獵人，

命令他們想辦法將這六根象牙拿來。

獵人銜命離開王宮後，眾人中經驗最

豐富的獵師告訴其餘同行，他們可以

回去，各忙各的，他一個人會完成取

牙任務。大家接受了。獵人大將備妥

毒箭等物，便前往指定的地帶，尋找

大象。果不其然，沒多久就發現要遠

處脫離象群的象王與母象過著甜蜜的

日子。獵師迅速換衣，披上袈裟，並

用袈裟遮住弓箭，其他東西統統藏在

草叢中，開始邁向大象。母象先看到

他從遠處走過來，跟象王說要趕快

逃，因為有人要殺他們。象王問：「長

得什麼樣子？」母象答：「披著袈裟，

看來還蠻慈愛。」象王說：「這樣的

話，就不用緊張。袈裟裡面一定是好

人，沒有理由害怕！」所以二象不再

懷疑，繼續隨意悠閒散步。
21

 

「爾時獵師既得其便，即放毒

箭，射彼象王，中於要處。母象告曰：

『如何乃言著袈裟人無有害心？！』

爾時象王以頌答曰：『心非生過患   

亦非衣所作   此過由煩惱   由心

離慈愍   如金裹銅葉   入火銅性

現   患人雖不了   智者善能知   

弓箭人俱毒   咸由彼為惡   袈裟

本寂靜   皆悉由心作』。爾時母象

心生瞋恚，告其夫曰：『我不違君語  

如君今所說   我欲碎斯人   節節

令其斷』！是時象王聞此語已，生如

是念：『作何醫療此煩惱事？若是菩

薩婦，起怨害心者，此不應也！』說

伽他曰：『如被多鬼所著心   見醫

即作非供養   醫人見彼常非恨   

應生如是歡喜心』！爾時母象聞其菩

薩象王所說，默然而住。」
22
這是多

麼感人的對話。警覺性高的母象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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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狀況不妙，只是因為信任象王的

推理，就改變了看法。現在赫然發現

之前所擔心的如今成真，慌張、難過

之餘，當然怪罪象王，因為如果不是

他在袈裟上做文章，講了一些好聽的

道理，這個慘劇就不會發生。穩重的

象王並未受母象情緒的影響，反而分

析道：這既不是心本身的問題，也不

是袈裟之過，而純屬煩惱作祟。黃金

裡包了一些不那麼值錢的金屬，放進

火中，有相關知識的人會看出問題在

那裡。同樣外面裹著的袈裟代表清淨

的修行，意義深遠，只是裡面藏的人

和兇器是有毒的。母象看到親愛的象

王中了毒箭，痛苦轉成仇恨，氣呼呼

地跟象王說：「我遵照你的話，不會

對那件袈裟採取任何行動，但躲在裡

面的這個人，我非弄死不可，且是慢

慢、一節一節地！」象王聽了，內心

思索：「這場煩惱病如何醫好？我是

菩薩，她是我太太。那麼強悍起了惱

害眾生的心，是不應該的 ……」便

說：「此人如眾多鬼神附其身上，擾

亂他的心識般——他看到會治療他

沉痾的醫生，卻對他不客氣。不過那

大夫，面對這樣的態度，都不會生

氣。你也應該跟這醫師一樣生起歡喜

心！』母象聽了，講不出話來，默默

地站在一邊。 

象王看她的樣子，覺得不安全，

就走到獵師身邊，用人語跟他說：「別

害怕！我只是擔心她對你不利。」於

是用鼻子將獵師舉起來，抱在胸前，

然後直接命令母象走開。「然後告

曰：『丈夫！母象已去。汝若須我身

上物者，任意取之！』是時獵師心極

怪愕：『此乃是人，我非人也！我是

人中象，汝是象中人。汝在傍生，有

是情智，我居人類，反無斯慧！』悲

啼泣淚。菩薩問曰：『為何啼泣？』

獵師答曰：『汝已損我！』時象王聞

已，作是思惟：『我現相救，不曾有

損！』復更思惟：『不是雌象而來損

耶？』又問獵師曰：『誰損汝耶？』

獵師答曰：『象王！汝身有無量功

德，無辜加害，即是損我。汝身被箭

所傷，可有治療，我心被射，愚癡無

智，難可療治！』」
23
可見，獵將自

不如畜生的感慨，讓他對個人的無知

和愚蠢感到萬分羞愧，尤其認為具足

無量功德的象王雖然對自己並未怎

樣，但自己居然射毒箭加害，導致自

己損失極其慘重。 

象王與雞，一個走獸、一隻飛

禽，都不是人，卻用人類社會「有沒

有罪」的概念而說它「無辜」，這在

漢文典籍似是從佛教文獻才開始

的。另一個隨著佛陀教法才傳到華夏

的概念，是跨輩子的生死輪迴，而決

定一個生命處境的好壞，就是他所造

的善惡業。惡業既然有時譯作「罪」，

和「無辜」產生關聯，就不足為奇。

例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

事》記載摩揭陀國王頻毘娑羅由人民

口中獲悉釋迦太子成了佛，並帶來眾

多阿羅漢弟子在伽耶山。群眾還表

示：希望王能親近、供養世尊，因為

這樣的話，國土將安隱、豐樂。這些

建言，頻毘娑羅聽得很高興，立刻就

派一個使者到佛陀那邊，代表王頂

禮、問候，恭請佛和僧眾到王舍城，

接受頻毘娑羅的供養。世尊答應後，

使者回去向王稟報，佛則帶領比丘僧

走到善住窣堵波竹林中停留。
24
「王

聞是已，嚴駕善輅，與無量百千眷屬

圍繞，欲往佛所禮拜、供養。其王善

輅，輪轂入地，不得前進。王作是念：

『我有何咎令此輪轂不復遊履？』忽

聞空中天曰：『王無過犯，但王獄中

無量人眾先與大王同修善業。今若放

捨，可得前路。』王聞是語，赦及囚

禁。並皆放已，王欲進路，行度宮門，

頭冠傾側，便作是念：『我於昔來造

作何業致是相耶？』即聞空中天曰：

『大王無辜，然為無量眾生先與大王

同修勝業，今皆散住邊遠村坊。王當

召命，可共見佛。』王遂宣令遣來集

會。既集會已，嚴駕車輅一萬二千，

并諸兵眾、馬騎雲屯十八萬眾，復有

象兵一萬五千，并與無量百千萬摩揭

陀人——婆羅門、居士等——前後圍

繞，出王舍城，往詣佛所。」
25
 

急著想見佛的頻毘娑羅王出發

並不順利，兩次懷疑「我有何咎」、

「我於昔來造作何業」，兩次有天告

知「王無過犯」、「大王無辜」，都

是指過去輩子的因緣。這種因往昔造

了業，此世遇到障礙的思想，或者像

故事裡碰到奇事，並非來自先前的惡

業，都是典型的輪迴故事。《根本說

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上可以找到

一個類似的例子。提婆達多分裂僧團

後，舍利弗與目乾連善巧將原來跟著

提婆達多的五百比丘救出來時，提婆

達多和孤迦利迦等四個同夥想追

逐，卻被佛陀大弟子以神通擋住，甚

至不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地方。當時提

婆達多「生大忿怒，便打孤迦利迦等

隨儻徒眾，而告彼言：『良由汝等失

我徒眾！』時諸苾芻疑而問佛：『提

婆達多以何緣故，舍利弗等領其徒

眾，應瞋不瞋，於自隨儻無辜，輒便

漫打？』佛告諸苾芻：『非但今身枉

作事業，亦曾過去別人衒婦，枉殺他

人。乃往過去有夫婦二象，居住山

澤。母象婬妷，與外象通。既被衒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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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隨他去，恐其夫覺，事有乖競。與

其夫象入河澡浴，語夫象曰：「誰能

沒水，久住不出？」夫唱：「我能！」

便共沒水。彼二伺其未出，遂私相奔

走。其夫象入水多時，乃一度出看，

其二象不見，復入沒水。如是再三，

便至困乏不已，遂便出水，尋婦不

見。於其水中處處討捕，因此枉踏無

量眾生至死。爾時空中諸天而說頌

曰：「象身雖復大   智慧甚微淺   

好婦被他將   枉殺諸含識」！』佛

告諸苾芻：『時夫象者，今提婆達多

是。今亦如是：別人作業，別人受

厄。』」
26
這邊談的是比丘們看到提

婆達多非常不近情理的行為——亂

打 並 未 犯 過 錯 或 對 不 起 他 的

人——，所以請教佛陀是什麼緣故，

而世尊陳述的過去事僅揭示提婆達

多曾經有同樣的行為。至於有眾生此

世未造相當的惡業卻被踩死或遭毆

打，雖然這輩子無辜，但過去必然作

過惡業，今世才莫名其妙地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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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見 T 23.1442.880 a 19-23。據《大正藏》
斠勘注，「白母曰」的「白」，《聖乙》、
《宮》、《宋》、《元》、《明》作「曰」，
而「加殺害」的「殺」，《宮》、《宋》、
《元》、《明》作「弒」。 

8. 見 T 24.1451.357 a 10-11。 
9. 見 T 24.1451.241 c 2-11。據《大正藏》
斠勘注，「枉」字，《宮》、《宋》、《元》
均作「抂」。 

10. 見 T 24.1448.95 b 26-96 a 8。 
11. 見 T 23.1442.883 c 28-884 a 13。據《大

正藏》斠勘注，「摩揭陀」的「揭」，
《宮》、《宋》、《元》、《明》作「竭」。 

12. 見同上，884 a 26-b 2。 

                                                           

13. 參見 T 24.1451.241 b 12-21。原文用
「抂」、「脚」二俗字，茲改為「枉」、
「腳」。 

14. 見同上，242 a 6-8。 
15. 見 T 24.1451.242 a 13-28。 據《大正藏》

斠勘注，「極大」的「大」，《元》作
「太」；「須肉之時」的「肉」，《宮》
作「害」；「生取而賣」的「賣」，《宮》、
《宋》、《元》、《明》作「食」；「杚
以鐵栿」的「杚」，《麗》、《大》作
「扢」，《聖》作「枕」，茲從《宮》、
《宋》、《元》、《明》作「杚」。 

16. 參同上，319 c 22-26。 
17. 參見 T 24.1451.320 b 9-c4。 據《大正藏》

斠勘注，「答曰」的「曰」，《宮》、
《宋》、《元》、《明》作「言」；「披
其寶緂」的「披」，《明》作「拔」。 

18. 見 T 24.1451.320 c 11-321 a 4。據《大
正藏》斠勘注，「樹顛」的「顛」，《宮》、
《宋》、《元》、《明》作「頭」；「貯
果」的「貯」，《聖》、《聖乙》作「佇」。
「飡噉」的「飡」，茲改為整體字「餐」。 

19. 見 T 23.1442.885 c 22-29。 據《大正藏》
斠勘注，「令充」的「令」，《聖》作
「今」；《聖乙》本，「羹臛」的「臛」
作「曤」，「我今」的「今」作「令」，
「雞活」的「活」作「治」；「救濟」
的「救」，《聖》、《聖乙》作「故」。 

20. 見 T 24.1448.71 a 4-14。「嫉妬」的
「妬」，茲改為整體字「妒」。 

21. 參同上，71 a 14-b 5。 
22. 見同上，71 b 5-23。 
23. 參見同上，71 a 4-c 9。 
24. 參 T 24.1450.135 a 11-b 4。 
25. 見 T 24.1450.135, b 4-18。據《大正藏》

斠勘注，「令此輪轂」的「令」，《明》
作「今」。 

26. 參見 T 24.1450.204 b 9-28。據《大正藏》
斠勘注，《明》本「孤迦利迦」的「利」
作「里」，「隨儻」的「儻」均作「黨」，
「徒眾」的「徒」作「走」，「婬妷」
的「妷」作「逸」，「隨他」的「隨」
作「逐」，「受厄」的「厄」作「辱」。 


